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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辨忠奸，曼
舞轻歌皆世态；筝琶弹
喜怒，繁弦急管尽人
情。”走进古朴典雅的
天津广东会馆（天津戏
剧博物馆）戏楼，便可
看到这副著名的楹联，它生动地反映了戏
曲舞台通过精湛演艺展现世态人情的社会
意义。天津文化类徽章品种丰富，其中演
艺题材纪念章尤为引人注目。改革开放以
来，天津多次主办或承办在全国有影响的
各种形式的艺术节，发行过很多相关主题、
精致而有创意的纪念章，值得收藏与欣赏。
京剧题材纪念章在设计上具有一个

明显的优势，即可充分利用京剧脸谱作为
主要图案。京剧脸谱是净、丑等行当专用
的程式化面部化装艺术，以色彩、线条和
构图高度凝练地表现出人物性格和身
份。本文开头所述天津广东会馆戏楼楹联
中的“粉墨辨忠奸”，便与京剧脸谱的特殊
功能相关。由于脸谱的视觉辨识度很高，
遂成为京剧艺术及其衍生品的一个重要标
志。我集存的1992年天津发行的全国青年
京剧展演纪念章、1994年天津发行的全国
第二届“新苗奖”少儿京剧邀请赛纪念章，
以及天津市电力公司第三届职工文化艺术

节戏剧专场纪念章等，都是选择以京剧脸
谱为基础图案设计而成的。20世纪八九十
年代，天津首饰厂制作过多种京剧脸谱的
金属徽章，颇受京剧爱好者青睐。
1995年 11月，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

天津举办。为此发行的“中国京剧节·95·
天津”纪念章，采用不锈钢材质制作，呈现
出镜面银白色调，视觉上干净利落，理性沉
稳。章面中部设计出一块略显敦厚的“1”
字形状的绿色作为底色，衬托出一个黑、
红、银白色调相间的适度变形的组合式脸
谱，颇显新意，反映出京剧艺术的丰富多彩
和变化无穷。
天津青年艺术节纪念章也是较有代表

性的文化类徽章。1986年 10月，共青团市
委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首届天津青年艺术
节，安排了音乐、戏剧、美术、书法、摄影、集
邮、服装设计、家庭室内陈设艺术等各类
演出和展览共 36项活动。首届天津青年
艺术节发行的圆形金属纪念章，以绿色为
底色，中心图案是一朵白色的花，左右对
称的两片叶子呈打开的书页状，显得十分
舒展，象征艺术节旨在全面活跃青年业余
文化生活，为更多的青年创造“表现自己，
施展才华”的机会。1988年10月，第二届天
津青年艺术节举办，主要内容是通过比赛评
选各项“十佳”，包括“十佳”歌星、笑星、舞
星等。第二届天津青年艺术节发行的金
属纪念章，近似水滴状，以深蓝色为底色，
中心图案是一个“Y”字母，代表“艺”字，
银白色双行，略有卷尾，仿若流淌出一段
青春的旋律，彰显出当代青年朝气蓬勃的
精神风貌。
天津演艺题材纪念章充分发挥了徽章

记录时代的通用功能。看到它们，便使人
回想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举办的多
项重要的群众性文娱活动。例如1986年举
办的天津“希望杯”歌手大奖赛，历时三个
月，报名参赛者达七千多人，有 36名优秀
歌手进入决赛阶段的角逐，由观众直接投
票产生名次，共收到有效选票三十六万多
张，市民参与度很高。天津三五二二厂承
制的“希望杯”歌手大奖赛纪念章，设计为
扁圆形，呈黄亮色，主图上方为一朵红花，
下方为左右对称的两只白羽稚鸟，张着小
嘴，象征着崭露头角的青年业余歌手在放
声歌唱，凸显了“希望杯”歌手大奖赛的社
会意义。
再如 1989 年举办的首届“南开杯”全

国业余话剧小品邀请赛，从千余个小品中
遴选出精品，《“游击队”》《大米与红高粱》
等作品均出自该赛，后来登上央视春晚舞
台，在全国家喻户晓。“南开杯”全国业余
话剧小品邀请赛正菱形纪念章，以三个不
同颜色的“口”字组合成一个“品”字，将小
品概念转化为一种可感知的艺术标志。

题图为1995年发行的首届中国京剧

艺术节纪念章。

同事兼师长
——怀念滕云先生

宋曙光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十六）

繁弦急管尽人情
罗丹

新近写的几篇散文，无一例外地都带有职业
背景，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时的情形，总会
浮现在眼前，涌现在笔端。我记下的这些人或事，
都是编辑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曾经在一起工作过
的同事，毕竟是有缘分的，不管相处的时间长短，交
集深浅，或多或少都会存有念想，将这些零星片段
串联起来，我们的人生经历就有了色彩。

这些天，我在想滕云先生。他于2026年2月
1日病逝，享年88岁。他在《天津日报》任职副总
编辑期间，我们都是在一起工作，他的突然离
世，让我忆起当年相处时的诸多场景，不免心里
难过。1977年1月，我调到文艺部时，身边多是
年长的老同志，随后便常有编辑调入或调出，这
都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但如有编委以上的人事变
动，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党报文艺副刊历来是
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先前分管的编委、副总编
辑相继离休后，听说报社从外单位调进一位副总
编辑，主管报纸文艺副刊工作。记得是1992年
吧，滕云先生从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任上，调到《天津日报》任副总编辑，这种情况以
前未曾有过，他那时已是研究员职称，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过多部研究专著，还是
《红楼梦》研究学者。以这样的资历升任《天津
日报》副总编辑，可见上级主管部门对报纸文艺
宣传是何等重视。

新领导上任，总是会有新鲜感。我虽知晓滕
云先生大名，但暂未有工作上的联系，赴任副总
编辑时，他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且颇具学者风
度，编辑同仁都尊称他为“滕总”。我很愿意延续
这种带有亲切感的称呼。那时，报社还在鞍山道
社址办公，每次在楼内见到，彼此都会主动打招呼，
显得熟络。很快便听说，滕云到任后的第二天，即
去拜访了孙犁先生，报告自己新的工作调动。孙犁
表示，没想到上面会派来一位高水平的同志到报
社，这是对你的信任，并以“慎言慎行”相嘱。孙
犁先生给予的勉励，他深深地铭记于心。

调到《天津日报》任职，滕云先生大概是没有
想到的，但他早先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
业，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却是响当当
的科班出身。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尚在社科院
文研所时，想要下功夫研究孙犁的创作成就，便
请谢大光先生陪同去拜访孙犁。其时，他刚从湖
南、广东等地考察归来，这次见面，谈到萧殷、黄
秋耘与孙犁的交往，以及孙犁正准备与《文艺报》
记者的谈话，所以，那虽是第一次面见孙犁，但交
谈的气氛融洽，时间也大大超过了预期。

如今，他能够来到孙犁先生身边工作，亲聆
教诲，真是一种幸运。并且，自己又主管孙犁早
年耕耘过的文艺园地，更使他增添了一种使命
感，酝酿多年的新的研究方向，终于有了定位。
就是从这个新职开始，滕云先生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了报纸的文艺副刊上，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
这块底蕴丰厚的文艺园圃中。他知道，孙犁是
《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创始者与旗帜。那之后，
在每一次向孙犁请教、阅读孙犁作品，包括了解
和熟悉那些与孙犁有过交往的作家作品的过程
中，他都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新识，并随之萌
生了一桩心愿，也可称之为“奢望”，即要在孙犁
研究领域创出新绩，这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赋
予他的底气与信心。

这毕竟是一个新的领域，也是一种新的挑
战。他每天面对的是作者与作家、看不完的堆积
的稿件，编辑与新领导的关系，就是从日常的编
辑工作中处熟的。记忆里，滕总没有新官上任时
的那几把火，而是认认真真地看稿、看版样。编
辑们有事也多会相互沟通，按程序请示、汇报。
有了编辑们的支持，滕总的工作进行得流畅自
如。在我的印象里，同事之间相互关爱、相处和
谐，没有隔阂，大家都尊敬领导。滕总也同样尊
重编辑的劳动和创意，从不轻易“枪毙”或撤换稿
件。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等方面，他是内行，却
从未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以理论家的架势随意
指责、批评编辑工作。

平时，滕总是听得多、看得多、说得少，为人
低调、务实，他很快便熟悉了报纸编辑业务。在
待人、处事及办报上，他都是极其严谨、认真的。
1993年6月24日，是《天津日报》孙犁研究小组的
一次活动日，特意请来了梁斌先生授课。滕总照
例与会，并将梁斌对孙犁散文创作的褒奖，做了
极为详尽的记录。在会议现场，他俯身速记下的
文字，日后出现在有关孙犁研究的著述中，这种
用心且专心的学习态度，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文艺部在四楼的一间扇形办公室办公，楼下就

是会议室，部门的主要会议大都在那里进行。以报
社年轻编辑记者为骨干的孙犁研究小组，不定期研
讨孙犁作品，这也是于1994年成立的天津市孙犁研
究会的雏形。聚集了南开大学、百花文艺出版社等
多方面研究力量的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由天津日报
社主管，不仅经常举办研讨、出版等活动，每年还会
召开展示成果的年会，使天津成为名副其实的孙犁
研究中心。滕总作为首任会长，领衔做了大量具

体工作，扩大了研究会在全国的影响力。
1998年，孙犁先生85岁，这一年也是他从事

文学创作65周年，6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作协、
河北省作协、河北省文联、天津市作协、天津市孙
犁研究会、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
“孙犁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天津日报社新址举
行。1995年，天津日报社从鞍山道搬迁至大沽南
路873号，办公条件大为改善。市委领导同志出
席了这次会议并讲话，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湖
北、安徽等地的作家及研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
这次会议，为孙犁研究勾画出一条独特的风景
线，许多研究者的课题都有新视角、新开拓。6月
27日的《天津日报·文艺评论》版，特辟“孙犁创作
研究专版”，刊发了滕总专为此次研讨会撰写的
文章《伟大文化守成者》，也是孙犁创作学术研讨
会重点论文之一。文章由5月1日曾为孙犁敬寿
引出全篇，分列出三个题目：“孙犁文学的二度辉
煌与三种成因”“孙犁是伟大民族文化和革命文
化的守成者和创造者”“研究学习孙犁，既为赓承
更为新生”。

山东画报社在出版孙犁《书衣文录》及“耕堂
劫后十种”之后，于1999年11月13日，在北京三
联书店召开“回眸：孙犁二十年”出版座谈会，滕
云以《天津日报》副总编辑、天津市孙犁研究会会
长身份参加并主持会议。他特别谈到对这十本
书的感想：“这是孙犁同志晚年生命乐曲的一首
旋律，高高扬扬，扬扬抑抑，抑抑扬扬，最后的《曲
终集》也没有完全抑，还是扬……孙犁同志现在
医院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的心贴近
孙犁。”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从维熙、曾镇南、舒乙、
郭志刚等人。

2002年6月下旬，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由滕总
带队远赴河北省安新、安平两县，走访孙犁先生
故乡。随队人员有研究会成员及天津日报社的
编辑记者。一行人先到了同口镇同口小学旧址，
几百米之外就是白洋淀。晚上召开了研讨会，由
滕总主持，大家多是即兴发言，有教师、学生，也
有作家和出版社编辑。第二天中午，他们又赶到
孙遥城村参观。
2002年7月11日，孙犁先生病逝，文艺部同

仁迅速编辑了一块通版，沉痛悼念。滕总更是深
情撰联：“山风昔曾吹淀水一片丹霞一派蒹葭挹
取清芬怀远者；海雾今已锁砚池一代文宗一缕
哲踪留得典型惠后人。”接着又为另一块通版
“特刊”拟就版题“遗文垂青史 斯人今远行”。
一个月之后，“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为这个值
得纪念的日子，文艺部策划了多种活动，如“旧足
迹 新台阶——系列作品选登”，就是与滕总反
复商议后定下的专栏题，在刊发老作者新作品的
同时，配发一篇经缩写后的代表作，这个专栏在
“文艺周刊”一直发到当年年底。2002年 8月 8
日，是“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的正日子，滕总在连
续两期的纪念号上，分别拟出版题“双千行旅 与
子相和”“双千行旅 黾勉同心”。滕总的这些心血
吟哦，对仗含韵，情深意远，为版面增添了光彩。

在此活动期间，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
所理解的报人——孙犁》，提出“孙犁编辑经历久
长，编辑思想丰富，编辑体验深厚，编辑见解精
到，一般的编辑家、编辑学家，未必能臻其
境”。他特别摘引了孙犁若干编辑工作的经验
谈之后，感悟道：“作为一个晚辈，参与《天津日
报》文艺副刊工作的一个编辑，我把孙犁的这些
话，把这些关于办刊原则的话，当作孙犁同志对
我们的嘱告，把这些关于编辑操作的话，当作孙
犁同志对我们的传经。比起孙犁来，我们差得太
远。现在，‘文艺周刊’也出到二千期了，我们应
当与时俱进，如果我们还做不到，那么，我们也该
以赓续传统为念，坚竖我们心中的旌旗。能够成
为一张报纸、一张报纸文艺副刊旗帜的现代作家
并不多……”这是一位学者至为虔诚的心语。
“文艺周刊”于2002年8月8日另辟专版，刊

登为纪念《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出刊2000期而召
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与报纸副刊——“文
艺周刊”出刊2000期纪念座谈会纪要》，编发国内
几大报纸、期刊负责人的发言；“文艺观察”版也以
整版篇幅，刊载北京和天津的作家、学者在“文艺周
刊”出刊2000期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摘编。就在
这次座谈会上，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
报》商议，拟设立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同年10
月13日，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在武夷山召开年
会，滕总以副会长身份赴会，我陪同前往。滕总
代表主办方之一的《天津日报》，向与会者介绍了
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及重要意义，使得这一议题
全票通过。我当即写了一篇消息，滕总看后电传
回报社，转天发表在《天津日报》一版：《津报集团
动议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决定 设立孙
犁报纸副刊编辑奖 这是以文学大师孙犁命名
的全国报纸副刊编辑最高奖》。这个被报纸副刊
界高度认可的奖项的设立，经过多年努力，直到
2011年秋天才终于有了结果，滕总功不可没。

2003年7月7日，为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一周

年，在天津日报大厦举办了“孙犁与天津”研讨
会，7月11日的《天津日报·文艺观察》版，汇集了
会议上的精彩发言，以《发扬孙犁精神 发展先进
文化》为题，以通版形式做了刊发。会议当天，与
会者受邀在前广场上的孙犁塑像前合影留念。
会前，滕总与编辑一起忙碌，会后，他的身影掩映
在嘉宾的合影里。
《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提高，始终坚持既定的办刊方
针，为读者提供健康而优良的精神食粮。2010
年，《天津日报·满庭芳》出刊也已达3000期，文艺
部于1月22日、24日、26日，连续推出精心编辑的
纪念特刊，三期版题均出自滕总之手：“三千行
旅 满庭芳菲”“三千行旅 经典永续”“三千行
旅 雅正有恒”。
2013年是孙犁先生诞辰100周年。5月8日、

9日两天，河北大学等单位主办了“2013华夏阅读
论坛之孙犁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有北京、天津、
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山东、海南、湖北等地的
六十余位代表参加。滕总那时虽已退休，但仍以
天津市孙犁研究会原会长身份参会，他在发言中
回忆了孙犁文学深蕴的思想和包含的内容，认为
孙犁作品素淡幽远，值得今人精读细读，强调“再
写现当代文学史，孙犁是要归其位的”。会议当
晚，滕总还与参加会议的日本学者渡边晴夫进行
了交流，回答了关于孙犁抗战文学中的一些问
题，阐述了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人物原型，以及
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一位与会教
授谈道：滕云先生有许多好的思维，如对人物的分
析应承认多异复杂性。他的《孙犁十四章》92万
字，皇皇大作了。滕云先生的文笔精当，全面论述
孙犁今已超越过去著作，提出“说不尽的孙犁”。他
不认为孙犁一生十全十美，但不同意“边缘人”“多
余人”的说法，孙犁从未离开过生活。说孙犁淡定
也非真实，那不是淡定，是品味苦涩、解剖生命、忏
悔一个时代。这次在保定，滕总还见到了冉淮舟等
老朋友，并以新著《孙犁十四章》相赠。

同年5月14日，“孙犁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及“百年孙犁·论坛”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上
午的会议结束后，下午的论坛即由滕总主持，与
会者高度赞扬孙犁的人格与文品，高度评价他
卓越的文学成就，以及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占有
的重要位置。到会者中有不少滕总的老朋友，
他掌控会场、引导发言，神采依旧，保证了论坛
的圆满成功。

从以上这些远非完全的回述中，可以看到，
在那些年里，凡是有关孙犁研究的诸多活动，都
有《天津日报》、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的参与。其
中，滕云作为主管文艺副刊的副总编辑、会长，是
当仁不让的倡导者、参加者、组织者、主持者，他
在台前指挥，也在幕后策划，始终在编辑们中
间。他去医院看望过病中的孙犁，坚信孙犁的作
品是传世的。他的所言、所行、所为，都是为了宣
传孙犁，为了扩大《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品牌影
响力，他为此而奔波、建言、发声，不遗余力。

报纸工作的紧张、忙碌、费时，占去了滕总的
绝大部分精力，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为新闻事业
的付出，使他不得不舍弃科研项目，减少或延缓
自己的研究课题，包括文学创作。他的《孙犁十
四章》，原是在1999年，以“孙犁综论”为课题申请
的国家项目，希望在孙犁生前能够完成，却不想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已是2012年，用
时长达13年。他说：“主要原因是那时还在孙犁

工作、生活过几十年的同一张日报的编辑岗位上，
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日常职务行为丛脞，挤时
间写点与办报业务相关的文章是可以的，从事大
型的学术课题研究则绝无可能。”
《孙犁十四章》是倾尽著者全部心智与心血的

著作，是从学术立场对孙犁和他的作品所做的综
合评述，十四章包括生平考述、作品评析、综合论
议等，区别于他人的作家论或是作家评传。在“后
记”中，滕总写道：“百读孙犁者有百孙犁，不读孙
犁者无孙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孙犁还是会有
人读的……今日在史上有其位的作家，其位要下
移，或出位了。孙犁呢？是其位下移，还是上移？
人们可以等着。等着那时的天视民视，天听民
听。”这番话，是在细读、深读、精读孙犁之后产生
的熟思，我们深信滕总的预见。去年春天，由冉淮
舟先生提供展品的“孙犁手稿著作收藏展”，在保
定光园举办，《孙犁十四章》与其他孙犁研究专著
一起，布展在明亮的展柜里。《孙犁十四章》是滕总
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
述，他完成了对孙犁先生的“承诺”。

从对孙犁先生的敬重，到对报纸副刊的用心，
滕总的付出是充满真情的，大部头的研究搞不了，
他就按版面需求、编辑约请写一些报刊文章。他
在“文艺评论”版写过津味文学及天津文化的专
题文章，也在文艺副刊写过情之所至的散文。他
不多的散文写作，水平很高，既有丰富的知识含
量，又有相当的文字功力，颇富文采。他在“文艺
周刊”发表过的若干篇作品，我都是当作美文来读
的，作为责编，每一篇我都要仔细校对原稿，生怕
出错。滕总说自己是电脑盲，始终不用电脑敲字，
作品都是手写，有的是笔画难辨的繁体字，有的不
是字典里能查到的规范词语，我还特别喜欢那些
表述新颖的字句，给人以新意和新识。滕总的手
稿在我看来字体漂亮，书写规范，属于文人手迹，
自存了他的一份手稿，那是一篇写芬兰的访问记。

报社常年有夜班，由编委会成员轮值，滕总夜
班下来，上午在家睡觉，下午照例上班，很是辛苦。
但他按照报社规定，严格执行，从无怨言。多年下
来，已是适应了新闻单位的工作节奏与氛围。报社
搬迁至新厦后，我们之间的办公室隔着三层楼，编
辑们多在下午去送大样，有的敲门进去，将大样放
在桌上，有的不进门，把大样顺门缝塞进去。我喜
欢有事先打电话，送大样都是敲门进屋，滕总桌子
上摊开的多是报纸版样，几乎没见到过与报纸无关
的研究书籍。他是严谨的，不在工作时间进行自己
的科研课题。放下大样，我总爱聊上几句，文艺界
的话题很多，他却很少发表意见，有很深的修养与
涵养。他从不吹捧人，也不轻易表扬谁，他心里有
一个高标准的尺度。有时候我们正说着话，碰巧
会听到办公室门口唰的一声，一份大样塞了进
来。在签付印的时间，滕总都是等候在办公室，极
少遇到突然有事或在外开会等情况，让编辑久等。

工作之外，同事之间，是可以深入交流的，能
聊得来可以融洽关系，便于工作。滕总与青年编
辑、老编辑都很谈得来。那些年，偶有部门聚会，
他都以老同志为尊，从不摆领导架子，谈笑随意自
如，新闻单位的等级观念不明显，领导与编辑、记
者间交流顺畅，似是有传统的。他的老伴儿单老
师，曾是一位中学教员，儿子学医，女儿在国外，一
双儿女都很优秀。我见过单老师几面，人特别温
和、贤淑。她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学习绘画，在“满
庭芳”版上，我们还曾选发过单老师一幅牡丹花的
习作。滕总尤喜绿植，擅养花卉，记得报社一位球
友代人管理过一处花窖，我曾介绍滕总前去观赏。

我们曾有过两次一起出行，一次就是前面提
到的去武夷山开会，另一次则是接受老作家杨润
身邀请，到他挂职的平山县老家采风。滕总与老
杨关系交好，是因为市文联与市作协当年同在一
座楼里办公，老杨是一位非常质朴的乡土作家，与
滕总谈得来，感情上有深交，滕总调到报社后，他
们依然保持交往，友谊比之前更深了。滕总调到
报社后，对老作家们非常尊重，这从他对副刊版面
作家稿子的处理上，就能看得出来，从不夹带私人
印象和好恶。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们去看望滕总，他的家搬
到远离市区的一座安静之所，多年未见，记忆里那
位办公高楼里的滕总，如今成为平宅里的老者，却
不减一身的儒雅。那时，他身体已经患病，退休后
做过心脏手术，仍在潜心研究“三国”，拿出一篇长
文给我们看。我当时建议在副刊版上开设一个专
栏，将这些难得的好文章发出去。

他在市文联工作期间，曾任《文学自由谈》创
刊时的双任主编。2025年年底，这本刊物拟举办
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想约请他出席会议或发
言，不想，他的身体已出现不适，未能留下任何宝
贵史料，实在遗憾。

滕总病逝后，《天津日报》退休微信群里，有人
及时发出了讣告，大家不分编辑部、工厂、后勤，纷
纷表达哀悼之情，可见滕总在老同事们的心中，留
下了很好的印象。社科院文研所的老同志前不久
跟我说，滕云所长调到《天津日报》后，很多年的春
节，所里都会请他回去聚会，畅叙友情。

这些天，我不断翻看滕总为“我与孙犁”丛书
所写的书评手稿，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孙犁先生
的至深情感，再次让我泪目。2022年7月，为孙犁
先生逝世20周年，我约请冉淮舟、谢大光、肖复
兴、卫建民四位曾与孙犁有过深入交往，同时也是
文艺副刊的老作者，共同出版了一套总计五册的
“我与孙犁”纪念丛书。滕总收到样书后，受约写
了一篇评论文章《平生风义兼师友——纪念丛书
“我与孙犁”读后感》，发表于2022年12月29日“文
艺周刊”版。他从“事”“理”“情”三方面，写了对五本
书的感想。这之前，我只知他是抱病阅读书籍，却不
知此时又染新疾。他的散文《马头墈漫思》，2024年
6月27日发表在“文艺周刊”版，表达了他对家乡绵
绵不尽的赤子之情，成为留世的最后一篇作品。

滕总在《天津日报》工作了12年，退休时已是
66岁。这既是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全部时间，也是
他整个人生履历中，极具光彩的一段光阴。报纸
文艺副刊的百花园中，会留下每一位扶植者的脚
印，岁月将记住他们的名字，并向“扶犁执耨，播种
耕耘”的园丁精神致敬！

图1为滕云先生曾伏案写作的写字台。

图2为滕云先生出版的著作书影。

图3为《天津日报·满庭芳》3000期报影。

图4为刊发滕云先生《马头墈漫思》一文的报影。

2

3

4

1


